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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波德莱尔、齐美尔和克拉考尔描述了巴黎和柏林的现代性都市体验。在现代性社会

中，货币文化的发展使都市一方面被赋予理性的色彩，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情感生存的异化，并催生了各种夸张

的个性主义。现代人的夸张个性既体现了现代人的审美冷漠心态，也隐藏着对工具理性的拒绝和审美救赎情结。

剖析西方自现代性以降的都市精神的生存状态，挖掘现代人都市生存的情感质态，可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及

其生存逻辑，进而促使现代人从迷雾中清醒，引起疗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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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现代人生存的主要空间，“是密切相关并经

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但是权力的

集中，更是文化的归集”[1](91)。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

容器，既具有包容、汇集的功能，也承载着创造、存

储和传承文化的使命。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波德莱

尔、齐美尔和克拉考尔描述了巴黎和柏林的现代性都

市体验。在他们笔下，都市远离了诗意栖居，异化为

充满货币逻辑和计算性格的空间。笔者以为，都市的

忧郁栖居与经验匮乏状态表征了现代人生存的精神困

境。基于审美主义的视角，以都市精神生活为切入点，

讨论现代人的情感表征及其生存质态，可以挖掘现代

都市人的精神生活及其内在文化逻辑。 

 

一、波德莱尔笔下的 19 世纪巴黎 

 

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19 世纪末的巴黎在豪斯曼

的设计下进行改造升级。改造后的巴黎扩充了城市空

间，很多建筑被玻璃覆盖，配以金属和石料，这些近

乎透明的“橱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铁路、车站、

酒店、商场、拱廊街、展厅、公园、林荫大道、玻璃

屋、交易所、游乐园、博物馆等现代性的景观，把巴

黎映衬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梦幻之都。波德莱尔写道：

“有阶梯、拱廊的通天塔，乃是一座无边的宫殿，泉

水和瀑布纷纷落下，落到明暗的金盘里面；那些沉甸

甸的大瀑布，就像水晶帘子一样，看上去多么辉煌耀

目，悬挂在金属的绝壁上。”[2](232−233)在波德莱尔生活

的年代，对新兴资产阶级生活的狂热追求为巴黎营造

了一种梦幻般的氛围。人们热情高涨，受资本诱惑并

努力维持着这种梦幻生活。波德莱尔敏锐地察觉到巴

黎的都市变迁，他将现代性激情注入自己的创作之中。

“两手托着下巴，从我的顶楼上眺望唱歌着的、喋喋

不休的工场；眺望烟囱和钟楼，都市的桅杆，和那使

人梦想永恒的大罗天。”[2](187)笔者以为，波德莱尔笔

下的“喋喋不休的工场”、都市的“烟囱”和“钟楼”，

以及弥散在空气中的“煤烟”，描述了巴黎的工业化和

现代性激情。现代人对巴黎充满了激情和崇拜，这一

方面来自商品的琳琅满目，它使现代人忘掉过去，满

足于梦幻般的现实；另一方面来自机器的轰鸣，它使

现代人精神振奋，仿佛那就是梦幻的未来。 

大都市是波德莱尔艺术创作的巨大宝库，现代性

速度与快节奏生活为诗人提供了素材和诗歌意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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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景》和《巴黎之梦》等作品中，巴黎是资产阶

级奢靡的生活方式与城市景观的混合物。然而，波德

莱尔对这个梦幻都市深感厌恶。在资本的统治下，巴

黎曾经的诗意沦为物质的附庸。在《恶之花》中，现

代性城市的发展与进步的本质其实是资本梦想的伪

装，都市速度也带来了现代人的不适感，一旦他们稍

微放松情绪，“轰隆的马车震得她们战栗惊慌”[2](204)。

波德莱尔看到了巴黎都市景观下隐藏着的“恶”，他曾

充满遗憾地回忆道：“脚手架，石块、新的王宫、古老

的市郊，一切对我都成为寓意，我的亲切的回忆，比

岩石还要沉重。”[2](217)“在城市的附近，我们的白房

子，虽小却很安静。”[2](226) 

虽然波德莱尔以审美反思的视角对现代性都市进

行审视，但他对都市的现代性激情却有着极大的包容

性。波德莱尔热衷于混迹人群，人群是他笔下的一个

重要意象，也是他挖掘现代性隐秘的乐园，如本雅明

所言：“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

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

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3](6)在资本与视觉狂

欢的都市景观里，波德莱尔将目光聚焦于浪荡子、赌

徒、拾垃圾者、妓女和乞丐等人群，并从他们身上发

现了隐藏在都市梦幻背后的英雄特质：尽管这些人处

于社会结构的底层，几乎没有支配权力和财富的机会，

但他们仍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和独有的方式顽强地对抗

着这个被速度和资本统治的都市社会。 

波德莱尔把自己视为浪荡子，并制订了一套评判

浪荡子的标准：在奢华中长大，对物质丧失兴趣，把

追求幸福作为唯一的目标，时刻以贵族的高傲气质和

做派要求自己，在精神层面上推崇浪荡作风。“一个人

有钱，有闲，甚至对什么都厌倦，除了追逐幸福之外

别无他事；……浪荡子不热衷于金钱，不沉迷于感情，

不执着于衣着和物质。”[4](436−437)“浪荡作风是法律之

外的一种管理，它有自己严格的法规，他的一切臣民

无论其性格多么狂暴独立都恪守不渝……浪荡作风是

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4](437)浪荡子

“代表着人类骄傲中所包含的最优秀成分，代表着今

日之人所罕有的那种反对和清除平庸的需要”[4](438)。

可以看出，在波德莱尔的解读中，浪荡子并非完全不

务正业和任意妄为，他们谈吐不凡，与生活保持距离，

通过放荡不羁的方式表达对资本狂欢与生活平庸的 

反对。 

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以闲逛者形象出现，他们

的都市行走似乎漫无目的。他们白天在都市中寻觅刺

激，以一种桀骜不驯的姿态面对现代性的新奇，但他

们同时在不断地调整自我心理，以便随时对突然涌现

的新奇做出反应。也就是说，浪荡子把自己置身于拥

挤的人群和都市空间中，但同时又时刻保持警惕，与

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愿意因为融入人群而丧失自

我。在波德莱尔笔下，虽然画家居依披着浪荡子的外

衣，但波德莱尔却视其为现代性的英雄。波德莱尔指

出，类似于居依的艺术家如浪荡子般“徘徊在城市的

街头，寻找优雅之物。但是，他依然是世界的旁观者，

通过视力、声音和感觉进入这个世界”[5](141)。浪荡子

把自己幻想成艺术家，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凝视方式掩

盖着大城市中个体的窘境。在这个意义上，浪荡子身

上闪现出审美品性，他们以旁观者的视角去凝视都市

生活，体验其中的新奇与震惊，并通过回归内在心灵

来实现自我救赎。这种审美品性是现代都市衍生出来

的独特心理机制，是现代人以一种审美主义的心态试

图实现对物化生活的越境体验生存。 

除了浪荡子，波德莱尔还通过赌徒、拾垃圾者、

妓女等现代人形象，立体性地呈现出 19 世纪巴黎的现

代性景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时间、金钱成为促

进现代性生产的重要因素。相较于流水线上的辛勤劳

作，赌博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大笔财富的敛聚，

这对精打细算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诱惑。赌

博在现代人心中种下了一颗不劳而获的种子，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赌徒的行列。在波德莱尔笔下，赌徒与赌

场总是充满着死亡的隐喻：年迈的老妓、昏暗的吊灯、

破败的扶手椅和面相可怖的赌徒。“老妓女们坐在褪色

的靠背椅子上，面色苍白，双眉含黛，眼光温柔阴

沉，……污秽的天花板下，一排苍白的吊灯，以及大

型的坎凯油灯，把它们的光投射在那些把自己的血汗

钱输得精光的著名诗人的阴暗的额头上。”[2](218)赌徒

们“顽强的嗜好”和魔鬼侍女的“阴惨惨的欢笑”就

像一道道咒语，让赌徒们兴高采烈地走向万劫不复的

深渊。“我的心害怕，竟羡慕这许多狂热地向张开大口

的深渊走去的可怜虫，他们全喝饱自己的鲜血，归根

到底，不要虚无要地狱，不要死亡要痛苦！”[2](219)在

这里，波德莱尔用反讽的语调讽刺现代人被金钱蒙蔽

心窍而走向痛苦地狱的生活场景。 

在快节奏生活模式的冲击下，现代性都市中的新

奇事物呈爆炸式增加，曾经的美学理想如同垃圾一样

被丢在路边，无人问津。在波德莱尔笔下，拾垃圾者

也是一个富有审美内蕴的文化意象。拾垃圾的行为意

味着将物品从实用性丧失的情境中解放出来，这在波

德莱尔看来既是对物的拯救，也是对人的拯救。通过

拾垃圾，可以回到过去和回到记忆，从城市被遗弃的

碎片中拾取历史遗产和文化记忆，并细心呵护，在笔

者看来，这可以抵抗现代性所带来的经验和记忆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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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卑微的拾垃圾者反而成为城市精神的

守护者和编撰者，成为现代性的“英雄”。 

除了拾垃圾者，妓女在波德莱尔眼中也有着特殊

的地位。在现代性大都市中，物质世界越来越简单粗

暴地披上了商品的外衣。凡是商品，就希望吸引眼球

和受人青睐，妓女就是这样的角色，这充分体现了现

代生活的拜物主义情结。妓女就像商场货架上琳琅斑

斓的商品，她们包装不同、性格各异，但却与货品并

无差别。事实上，在资本统治的现代性都市中，不只

是妓女成为商品，一切物品都可以成为商品，成为可

以交易的对象。现代人想要获得金钱的成功必须出卖

体力、情感和人格，出于对物质和商品的狂热，工人

工作与妓女出卖肉体换取财富在逻辑上是相通的。这

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工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

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6](8)在波德莱尔笔下，

这种思维模式似乎已经被固化到现代人的脑海中，这

不仅仅是妓女的悲哀，也是资本统驭下的现代人之殇。 

 

二、现代性碎片与都市精神生活 

 

波德莱尔笔下的 19 世纪法国巴黎的现代性都市

景观，是与幻觉效应、稍纵即逝的时光、都市快照、

新奇等词语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概念表征了现代都市

生活的碎片化景观，以及随之产生的各种新体验、新

情感和新思想等。沿着波德莱尔的足迹，齐美尔、克

拉考尔将目光聚焦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柏林，以

都市碎片为解剖点，进一步描述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及其情感体验。 

齐美尔从精神生活的维度来阐释都市现代性碎片

化景观，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

们内在生活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世界”[7](62)。齐美尔

根据心灵反应来体验和解释世界，这是一种基于审美

心理主义的考察视角，是一种日常生活经验的微观扫

描路径。这种微观而非总体性的视角关注高速发展的

资本主义经济所引起的社会和文化变化，以及转瞬即

逝的、偶然的、任意的生活感知模式和时空体验。在

时间意识上，现代性表现为时间上的过渡、飞逝和任

意，以及空间的非连续性体验，这种非连续性体验也

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瞬间性和碎片性表征的呈现。 

克拉考尔也将目光定位于柏林街头的城市景观：

空寂的广场、快速的汽车、飞逝的乘客、琳琅满目的

商店、涌动的冷漠人群，等等。克拉考尔体验到的是

都市街道的各种不安情绪，以及弥漫其中的紧张与恐

惧情绪。克拉考尔发现，都市如同一座迷宫，新奇的

街道景观让现代人迷失了自己，“四面袭来的无名力量

将行人推入其间，使人们深陷于赤裸裸的恐惧”[8](39)。

现代人在飞速的生活节奏中感受到的是眩晕和骚动，

以及晃动的各种陌生都市景观，这让现代人茫然而不

知所措。克拉考尔曾描述现代人的生存无力感：“每个

人在传送带前各司其职。他们履行着部分职能，却无

从掌握生产过程的全貌。”[8](78)在技术的垄断与控制

下，现代人的个性泯灭在生产流水线上，沦为机器生

产中缺乏自我的零件，他们“只是强大的、没有灵魂

的、依靠无数相互啮合的小轮子运转的机器上的一个

齿轮”[7](148)。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和流水线生产带来新奇体验的

同时，也培养了现代人特殊的情感反应，“他们都是孤

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而保存着的依赖他人的感

觉逐渐被社会机器主义磨平了”[3](146)。都市生活日新

月异，生活节奏的高速也制造了眼花缭乱的视觉印象，

因此，现代人必须培养出一种特殊的心理机制，来抵

御各种各样的新奇和震惊。这样一种都市生存模式也

成为检验现代人精神生活的试验场，助长了现代人对

不断增长的新经验的快速吸收与反应能力。当然，需

要指出的是，现代人虽然对于涌现出的新生事物会产

生新奇体验，但是一旦这种体验被不断扩大，现代人

自身感受特征的独特性就会渐渐瘫痪，从而衍生各种

精神紧张。 

在这样的都市生存中，现代人的情感体验得到前

所未有的扩张，焦虑压倒了内心的真实需求，速度和

量化成为现代社会的生存信念，整个社会弥漫着焦虑

感，以及各种各样的神经过激或衰弱反应。这种态度

在齐美尔看来，“产生于迅速变化以及反差强烈的神经

刺激。……无限地追求快乐使人变得厌世，因为它激

起神经长时间地处于最强烈的反应中，以至于到最后

对什么都没有了反应”[9](190)。弗里斯比也认为：“随

着新鲜或不断变化的印象而来的诸多感觉的持续轰

击，产生了神经衰弱人格，它最终不再能够处理这些

纷至沓来的印象和冲击。”[7](96)可以看到，都市生存缺

乏使个体感官兴奋的刺激，现代人转向通过娱乐和极

端体验来满足内心的空虚，以此弥补工具理性导致的

生存意义缺失。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描述了机械复制技术

语境下的现代人经验匮乏：“讲故事艺术的衰落和新闻

报道的兴盛反映出人的经验已经变得贫乏，他们丧失

了想象的能力和丰富故事的能力，从而丧失了判别真

伪的能力，并逐渐地放弃了鉴别真伪的能力。”[10](224)

本雅明认为，机械技术带来了大量的复制品，现代人

的经验变得越来越贫乏，如沃林所言：“今天，经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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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如此彻底地被意识简化和过滤掉了，以至最后保留

下来的经验只是那种最必需的、只是为了满足生存需

要的经验。”[11](233)现代人日益与现代时间和速度所带

来的紧迫感相伴相生，他们成为机器的附庸，在反应

上变得越来越迟钝和麻木。 

如上所述，因为白天的高强度工作，现代人只能

借助夜晚身体的享乐、感官的愉悦和神经的麻醉来释

放白天工作所带来的紧张和压抑。这样，现代人的生

活体验被分裂成两个极端：白天被机械化的工作所奴

役，晚上为了释放情感压力而不得不以狂欢和刺激的

娱乐来释放自己。由于受工具理性所奴役，现代人开

始排斥所有深刻的内容，也拒绝深度的沉思。 

 

三、货币文化逻辑下的审美冷漠 

 

在西方思想史上，现代性的发展一方面是社会高

度的理性化，另一方面则是对理性化生活的反思与批

判。现代性自诞生伊始就衍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即启

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与生俱来的矛盾与冲突。启蒙

现代性表现为工业化的发展和合理化社会的形成，审

美现代性则强调拒绝和反思启蒙现代性。从这个角度

来审视现代性都市景观及其精神生活，都市现代人情

感体验的分化潜隐着一种精致的审美冷漠主义：拒绝

融入日常生活，拒绝技术、机器、计算性格以及功利

至上主义所带来的货币文化逻辑，强调摆脱与外在事

物间各种功利性的亲密接触，回归到个体内心，以情

感和审美寻求工具理性漫延后的诗意缺失。 

阿多诺描述了资本主义异化文明下现代人之间的

冷漠、相互设防和无法沟通。在阿多诺看来，都市文

化“张扬戴有虚假光环的总体化整合观念，一方面极

力掩盖处于严重物化和异化社会中的主体−客体关系

之间与特殊−一般关系之间的矛盾性质，另一方面则

大量生产和复制千篇一律的东西来不断扩展和促    

进‘波普文化’向度上的形式和情感体验的标准    

化”[12](4)。从阿多诺的论述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中的

人际关系并非建立于感情纽带之中，而是建立于冰冷

的理性文化逻辑上。理性取代感性，成为现代人交往

的定量因素，个体以及情感被精确计算，成为与自身

毫无关系的外在因素。本雅明曾用“击剑比赛”来形

容都市生存，认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处于防范与

出击的紧张感中。也就是说，现代城市的紧张节奏助

长了个体的反应能力，现代人看似漠然的表象之下，

潜藏着躁动和攻击性。在现代性都市中，个人之间的

交往是萍水相逢式的，现代个体是为了一种临时的关

系而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很容易滋生彼此的情感冷漠。 

对都市现代人滋生出来的情感冷漠状态，齐美尔

将其表述为审美冷漠主义心理。齐美尔讨论了现代文

化的悲剧，认为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矛盾导致了内

在心灵以及情感体验对外在物质文化的敌意，“现代人

在追求种种伪造的理想：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理想中，

生活的所有实质内容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地空洞，越来

越没有个体灵魂的痕印，生命质地越来越稀薄，人的

自我却把根本不再是个体生命感觉的东西当作自己灵

魂无可置疑的财富” [13−14]。这也如马尔图切利所   

言：“在现代性中，问题不仅仅在于客观文化和主观文

化之间不断增加的差异，而是也在于个体被客观精神

粉碎的危机，因为客观精神的增加速度是惊人的。碎

裂感之所以是不可克服的，是因为客观文化借助于大

大超越局部和有限的个体能力的力量，变得精致和不

断扩展。”[14](316) 

现代人的审美冷漠主义源于货币逻辑与物质文化

的日益膨胀及其衍生出来的计算性格。金钱成为现代

人际交往中的欲望法则与生活价值座架，现代人想要

保全自我精神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必然与外在强大的

物化文化拉开距离，因而衍生出审美冷漠主义。齐美

尔认为，当货币文化取消了现代生活的内在本质，现

代生活在量上出现了同一性，都市人陷入生活的自动

化和精神情感的贫乏之中。阿比奈特说：“数学原    

则——自然正是通过它才被转换为一种随时可遭受任

何剥削的资源的——也导致了一个物质和意识形态 

关系的体系，这个体系不断地扩展社会机器的功能

性。”[15](102)因此，现代人为了突显个性，为了通过表

现差异性来引起他人和社会的关注，他们倾向于在白

天紧张的生活之余去体验具有特定倾向的刺激体验，

通过与他人不一样的夸张方式，现代人以此来获得醒

目的注意力。 

货币文化在现代人周围形成了一种同量而不同质

的抽象化幽灵，理性主义的生存也发展出一种抽象化

体验，它代替了人和物的具体现实，也导致思维的物

化和异化。都市生存中的抽象物化体验也表征着现代

人远离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诗性家园，丧失了日常生

活的鲜活体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远离了前现代

社会乡村情感的具象性，而变得抽象、冰冷和淡漠。

现代人如无根的浮萍，悬于无底的深渊之中而不自知。

因为彼此交往的短暂性、临时性和表面性，现代人以

表面的冷漠遮蔽内心的情感反应，冷漠成为现代人保

护自己的生存技巧。在这个意义上，齐美尔主张通过

与外在日常生活保持距离，站在其对立面来实现现代

人的审美救赎。“每一天，在任何方面，物质文化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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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正日益增长，而个体思想只能通过进一步疏远此种

文化，以缓慢得多的步伐才能丰富自身受教育的形式

和内容。”[16](363−364) 

在北川东子的研究中，齐美尔正是基于距离这个

视角来回应现代都市人情感上的审美冷漠主义。北川

东子阐释了现代人与“他者”的复杂关系。“‘他者’

就在你身旁。能够看，能够闻，能够听的‘他者’。因

此，与其说他是被认知的，不如说是硬挤入你的感觉

网络中的‘他者’。”[17](132)在北川东子的分析中，现代

人被硬塞入都市的拥挤空间内，彼此之间被迫形成相

互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者’的问题就不单单是

停留在认知啦、承认这样的理性问题上，不是承认‘他

者’的存在，尊重这种相异性这种能够合理地理性地

处理的问题。”[17][132]由于现代都市个体关系的异化，

距离成为个体面对生活紧张和压抑的应对策略。应当

说，都市距离所营造出来的审美冷漠主义是现代性生

活的情感附生物，同时也是都市恐惧症的情绪反应。

这种矛盾的情感状态表现为现代人既渴望融入人群，

但又害怕过于靠近他人，现代人因而变得日益冷漠。 

现代人企图融入城市情感生活中，但他们一旦感

觉不适，便会拒绝一切交流，退缩到他自己所营造的

情感隐私空间里。弗里斯比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与现

实保持距离的情感格局。“这种情感格局病理形式就会

发展成为环境恐惧症或‘过度感觉主义’。”[13](236)在这

个意义上，现代人的都市生存中个体情感的内敛，实

际上是他们对客观物化现实的一种抵抗策略，即摆脱

客观文化的计算性和理性，撤回到内心，以审美性心

态去体验和把握世界。“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与客体

保持距离来欣赏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欣赏的

客体‘变成了一种沉思的客体，通过保留的或远离   

的——而不是接触——姿态面对客体，我们从中获得

了愉悦’。”[18](88)可以说，这种情感反应正是 19 世纪

以来的个体审美主义的核心与特质，同时也是一种审

美冷漠主义的体现。 

 

四、越境体验中的审美救赎 

 

都市现代人在情感反应上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

现代人渴望自我呈现，这是夸张的个人主义出现的原

因；另一方面，现代人又因主观上的自我保护而处处

对他人设防，通过与他人保持距离来建构自我的都市

情感隐私空间。审美冷漠可以让现代人在过于理性化

的都市生存中，获得来自主观层面的自我保全。笔者

以为，都市现代人的审美冷漠主义因而呈现出审美救

赎的意蕴，即通过与生活保持距离，以越境者的姿态

来体验日常生活，实现对都市物化生存的抵抗和救赎。 

现代人以闲逛方式凝视着陌生而熟悉的城市景

观，他们的凝视目光中也透露出审美的意味。浪荡子

是都市的陌生人，他们站在大都市的门槛边上，他在

大都市里和人群中寻找避难所，同时也在体验现代性

的诗意和审美家园。在浪荡子的凝视中，街道没有名

字，是现代性商品陈列的展厅。浪荡子形成与大城市

的节奏相一致的反应方，他们捕捉转瞬即逝的事物，

都市中的凝视对象都化为景观，成为浪荡子日常体验

的外在契机。他们体验感受的解放，同时也在寻觅感

受解放的来源。伊格尔顿认为：“浪荡子沉着地漫步穿

梭于城市，漫无目的地闲逛，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却

又暗暗地高度警觉，在活生生的运动中展示了商品的

自我矛盾形式的某些特性。他孤立的性情反映了商品

的作为碎片的存在。”[19](33)根据伊格尔顿的论述，笔

者以为，浪荡子在大都市中漫步，他作为人群中的一

员，本身也构成了人群的一道景观，而且浪荡子的漫

步也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散步，而是现代人日常生活美

学姿态的体现。 

在现代大都市中，随处可见呈现新奇物品的现代

性展厅，不断浮现的新奇物品令人目不睱接，它们不

会遗漏在现代都市人的审美凝视和关注之外。这些印

象主义式的碎片转瞬即逝，但无疑非常适合现代人的

两极审美冲动，能使白天被刺激过度的现代人的疲惫

神经再度兴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都市审美主义的

要义在于：个体的感性体验成为此岸的真实存在，外

在客体成为感性经验的外在框架。个体通过感性认知

来寻求诗意的生存空间和获得自我体验，审美性通过

此岸世界的亲历体验最终返回到个体内心。 

现代人返回内心，以审美性来回应生活中的诸种

压力，正是现代人遭遇城市紧张情绪时的审美救赎策

略。在现代性进程中，冰冷的技术理性取代了鲜活的

生命感觉，个体的情感、精神和灵魂气息也从日常生

活中被驱逐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逐渐变得机械和千

篇一律，日益丧失了个体的内在精神性。在这样的情

境下，现代人开始标榜时尚、追求冒险以及践行各种

极端体验，他们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压抑中寻求刺激体

验，借以抵抗现代都市计算性格和日常生活的平庸无

聊，进而实现自我在客观化都市生存中的审美救赎。 

都市审美救赎策略在齐美尔的理论中，与现代人

作为天生的“越境者”思想密切相关。在齐美尔眼中，

现代个体有着自我超越的渴望，是作为天生的越境者

而存在的，“能够用甚至非常棘手的方式设想一种我们

简直无法想象的世界现实——这就是精神生命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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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它不仅仅是对个别界限、而且是对精神生命界

限的突破和超越，是一种自我超验的行为”[20](5−6)。

北川东子在对齐美尔的研究中也认为，人的本质存在

在于可以超越自我的边界，虽然很多方面我们会受到

限制，“但同时我们又具有越过限制眺望、越过限制前

进的能力，而且也知道那样做是必须的”[17](154)。 

齐美尔以冒险为例深入分析了现代人的越境体

验。齐美尔认为，都市日常经验出现了客观化倾向，

个体情感面对物化环境，需要不断挑战自我和刷新自

我，实现对平庸生活经验的超越。生活的即时性和未

定性能让冒险者感受到日常生活中暂时的激情和活

力，冒险成为现代人的审美救赎方式，承担着都市现

代人物化体验的救赎使命。“冒险的气氛是绝对的当下

性——生活过程突然之间跳跃至过去和未来全然无涉

的一点。”[9](215−216)在冒险中，个体日常的生活边界被

超越，生命存在的连续性出现中断，衍生出超越性。

冒险是生活此在的异质存在，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体验

的封闭性。冒险将冒险者引向当下性，引向碎片性偶

发事件的激情体验中[21](132−133)。冒险作为现代人的一

种生活方式，它不是个体日常连续性生活的一种，但

它又与日常生活一起构成了个体的全部生活。冒险发

生在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之外，它是一种越境体验，是

对个体日常生活体验边界的突破，它是个体现实存在

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对这种连续性的中断和超越。冒

险消除了日常生活的条件性和制约性，使日常生活具

有一种新的存在体验，现代个体在越境体验中因而获

得精神的自我救赎。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解释现代人对各种

极端体验的偏好。冒险是现代个体从日常生活连续性

中的突然撤离，现代生活的极端体验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征，即它们虽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但却超越于

那单调、理性、压抑、窒息的日常生活之上。日常生

活构成了现代人生存的连续性，而个体作为越境者，

渴望超越束缚自我的生活边界和连续性，实现对日常

生活的解放和超越。这些体验高扬了现代人的个体性，

其实质是以个性反对共性或普遍性，是对日常经验的

一种审美对抗。在这种自我超越中，感性心灵及其审

美维度由此得到凸显，并与现代性体验最终融为一体，

构建了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救赎路径。 

波德莱尔、齐美尔和克拉考尔等学者剖析了都市

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及其困境，认为进入现代性社会，

货币文化的发展使都市一方面被赋予理性的色彩，但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情感生存的异化，并催生了各种夸

张的个性主义和审美冷漠心态，隐藏着对异化文明的

拒绝和审美救赎情结。应当说，西方思想家们所描述

的现代人的都市精神生活也吻合当下国人的精神生存

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拜物主义

的盛行和欲望的膨胀将社会推向了物化深渊，现代人

的精神生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现代人在城市文

化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慢慢接受消费文化的洗礼，在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日益丧失集体意识和文化认同。

当精神生活败给了物欲贪念，当平和内心让位于紧张

焦虑，我们应该反思：如何实现文化的突围和人性的

救赎？在这个意义上，剖析西方自现代性以降的都市

精神状态，挖掘现代人都市生存的情感质态，可以揭

示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及其生存逻辑，进而促进现代人

从迷茫中清醒，引起疗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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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polis,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The spiritual habitation and reflection of modern people 

 

YANG Xiangr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Drama and Film,  Zhejiang University of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Baudelaire, Simmel and Kracauer described the experiences of 

modern metropolis in Paris and Berlin.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cy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endows metropolis with rational colors, but on the other brings alienation of emotional existence and gives birth to all 

kinds of exaggerated individualism. Modern people's exaggerated personality reflects their aesthetic indifference, and 

hides their rejec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he complex of aesthetic redemp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western 

metropolis spirit and their living state since the modernit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modern people's emotional quality of 

urban life, can reveal the modern people's mental state and survival logic, then promote modern people to wake up from 

the fog, and finally evoke healing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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